靳尚谊在纪念徐悲鸿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是1949年入学的，当时徐先生是北平艺专的校长，50年北平艺专改成中央美院，应该是中央美院第一任院长。徐先生是早年少数留法，在留法期间生活艰苦，在这样的条件下认真学习，而且大量收藏了当时好的西方画家的作品。
回国以后，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例如中央美院的前身北京美术学校，他那个时期就担任了校长（期间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后来在抗战时期比较长时间担任中大艺术系主任，抗战胜利以后， 他受命赴北平任北平艺专校长。所以徐悲鸿先生从法国回来以后是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事业，也应该说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最早的接受和建立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他从事美术教育期间建立了西画专业，也就是现在的油画专业。
他对美术素描教学的几句话，譬如“尽精微，致广大”，“宁方毋圆”等等，是指导素描教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他运用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来解读西方的素描教学，不仅是准确、生动、深刻理解的造型体系，而且其中具有中国文化精髓和哲学。我当时听了以后，对于西方的素描教学不仅在技法、造型体系上进行理解，而且具有更深奥的文化和哲学意义，对我认识事物都有启发作用。
    另外，他回国以后，更多地从事中国画和水墨画的创作。当时中国社会条件很艰苦，战争、动乱很长，油画在那个时代发展是很困难的，材料也短缺，也很贵，所以他画了一批油画，但是更多地画了中国画。他的奔马作品在抗战期间起了非常重要的振奋人心的作用。所以徐先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始终坚持艺术要为社会服务，要促进社会、人类的进步，促进整个美术的变革和发展，所以在今天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在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以后，在新的经济大发展时期纪念徐悲鸿先生对于我们当前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他的人生和实践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的情怀，他的人生对我们每个中国人包括他的学生和艺术家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当前我们经济改革处在一个大的发展变革的时期，我们的艺术如何更好地为社会进步、发展服务，是很多美术工作者值得深思的。
    徐先生在我上艺专的时候，后来叫做中央美院，他已经不直接教学了，但是到我一年级的时候他非常热心，当我每张素描画完，一年级的时候，他都要亲自来点评和调整，当然对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就是到两个班或者到我们这个班，素描科代表已经排好了，谁好谁坏由他来以后重新调整，就把我的素描由前头拿到后面，后面有一个人的素描好，就拿到前头，这个人叫金宝生，后来学工艺的。当时我就思考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清楚了，我的画造型比较准确也比较细致，但是画面比较死板，不够生动，不够整体，金宝生的画画得不太细，但是很整体、很生动。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因为这是一个标准，什么是好的画，什么是不好的画，徐先生是非常清楚的。
    另外徐先生也非常热情，那个时期虽然五十多岁了，但是身体已经不太好了，1952年还是1953年我记不清楚了，突然把我们全体学生召集在操场坐下来，他要讲美术史，就讲西方美术史讲到希腊罗马，极富热情。
    这两件事情我可以看到一个严谨的艺术家评价艺术的标准，如何对待艺术教育。我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是这两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多，这就说明徐先生的人品、画品。
    所以今天我就谈谈这个感想来怀念徐先生，让他的精神能够在中国美术界弘扬发展下去。 
